
September    26  2026  Saturday  Page14Chinese  Commercial  News

t 商報
海韻文藝副刊

二○二六年九月廿六日（星期六）

金秋蘆荻盡詩意
錢續坤

古人作詩填詞，往往會選擇不同季節
的典型意象去營造意境，去抒發情感。對
於秋天而言，菊花的高潔、大雁的南飛、
西風的蕭瑟、秋雨的纏綿、寒霜的淒美等
等意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承載著豐富的
情感與哲理，涵蓋悲秋、思鄉、懷古、嘆
時、傷別等多元文化寓意，其中「蘆荻」
也是古人最喜歡選用的意象之一。

其實，「蘆」與「荻」是兩種不同
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從習性上說，荻水陸
兩棲，蘆更親近於水；從穗形上看，荻為
輻射狀的花穗，像掃帚；葦是平行狀的花
穗，像梳子。這是可以區分的地方，但更
多的時候，「蘆」與「荻」是經常連用在
一起的，這是因為兩者既形似又神似，
尤其是在習習秋風的吹拂之下，有依依
惜別之感。故而古人認為，「蘆荻」的意
象非常適合送別，其中最為有名的詩句，
當數白居易《琵琶行》中的「潯陽江頭夜
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詩人以荻花飄

搖之態映射離愁別緒，形成了「荻花—秋
風—別情」的固定意象組合。宋代王汝
舟的《蘆花》，將這種意象組合發揮到
極致：「琵琶亭前夜泊舟，荻花瑟瑟風
颼颼。潯陽夜靜月如晝，琵琶寂寞江空
流。」《蘆荻哨·送別》中的「蘆荻哨聲
咽，送別在長亭」兩句，更是直抒胸臆，
通過嗚咽的笛聲烘托送別時的悲傷情感。

「蘆荻」如果與高風夜月、斷壁殘
垣等意象有機融合，則非常適合懷古。劉
禹錫《西塞山懷古》尾聯雲：「今逢四海
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詩人狀摹的
景色是眼前的實景，抒發的感嘆卻是胸中
的真情，並且巧妙地把史、景、情完美地
揉合在一起，使得三者相映相襯，相長相
生，營造出一種含蘊半瞻的蒼涼意境，給
人以沉郁頓挫之感。唐代詩人劉滄《長洲
懷古》首聯曰：「野燒原空盡荻灰，吳王
此地有樓台。」該聯以清寒冷寂的自然
景色與繁華富貴的樓台亭閣形成強烈的對

比，展現今昔盛衰之思。「天地江山風浪
起，汀洲蘆荻水煙浮」（宋•董嗣杲《登
庾樓》），通過蘆荻與廢墟的組合，構建
出時空變遷的蒼涼意境。

「蘆荻」的意象還通常用於悲秋。
杜甫的「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
花」（《秋興八首》其二），以景代情，
字裡行間透溢著蒼涼之美，尤其是蕭索的
蘆荻與淒冷的心境交相輝映，這種意境只
可意會，不可言傳，讀來令人無不動容。
北宋林逋的《詠秋江》：「最愛蘆花經雨
後，一篷煙火飯漁船」，描寫的雖然是雨
後蘆花之美，卻隱含了秋寒孤寂的淡淡愁
緒。宋代吳興的「蒹葭露滴思鄉恨，蘆荻
風縈羈旅愁」，更是將蘆荻與鄉愁、羈旅
之情緊密地相連。

一片蘆荻如果配上一彎扁舟，一位釣
翁，有時還宿過飛鴻與鷗鷺，那就是江湖
漁隱。宋朝戴復古《周子益年八十赴殿》
雲：「七尺漁竿八十翁，釣絲輕裊荻花

風。」詩中通過功名未遂的直接抒發，將
老翁的壯志未酬與自然意象結合，形成英
雄老去的悲壯意境，詩人借此表達對人生
際遇的反思，既有對功名利祿的淡漠，也
隱含對隱逸生活的向往。「白頭終沒利名
牽，蘆花深處伴鷗眠」，出自宋代無名氏
的《浣溪沙》，全詩以漁夫形象寄托超脫
塵世的生活態度，通過自然意象表達對名
利淡泊的不懈追求。

非常有趣的是，「蘆荻」的前身稱為
「蒹葭」，換言之，「蒹葭」是漢語中對
特定生長階段荻與蘆的合稱：「蒹」指未
抽穗的荻，「葭」為已初生的蘆。該詞最
早見於《詩經·秦風》：「蒹葭蒼蒼，白露
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這首詩將
「蘆荻」推向了中國文化中的一種精神象
征，其深邃的意境和優美的文字令人嘆為
觀止。詩中描繪了秋日荻草的蒼綠與露霜
的凝重，以及那在水一方的伊人，咫尺卻
似天涯的遙遠，同時通過「溯游從之」的
追尋，表達了一種虛幻而縹緲、恍惚又迷
離的情感。整首詩悲秋懷人，一唱三嘆，
境界蕭疏遠曠。

此外，「衰髯都共荻花老，醉面不
如楓葉深」「荻花楓葉秋江晚，底事扁舟
不肯留」「蘆花冉冉弄斜暉，十月江天似
雪飛」等佳句，都以蘆荻作為意象，通過
自然意象與情感共鳴傳遞出獨特的美學價
值，使蘆荻從單純的植物形象，升華為承
載文化記憶與情感密碼的意象符號。

在黃海潮汐的節拍裡，
鹽城濕地輕舒廣袖，丹頂鶴的
翅尖掠過風電機組，在灘涂
上投下流動的剪影。這座曾以
「煮海為鹽」聞名的大地，正
在潮間帶上譜寫新時代的生態
樂章。暮春的午後，收到曉林
從條子泥寄來的包裹，蘆葦編
織的盒子裡裝著鹽蒿草種子，
附信上那句「鹼蓬紅時，比單
槓上的倒立更驚心動魄」，瞬
間將我拉回大學操場的單槓架
前——那個沉默寡言卻能單手
完成十字支撐的青年。

那些年深秋的清晨，曉林
總在單槓區加練。他掌心的繭
子磨破又愈合，卻能做出教科
書般的騰身後回環。有次體能
測試，教員盯著他連續三十次
雙槓臂屈伸說：「你這力量該

去國家體操隊」。可這個體能超群的青
年，畢業時帶著《濕地生態學》筆記，悄
然回到了鹽城故土。

十年後再見曉林，是在黃海濕地國
家公園。他仍保持晨練習慣，粗糙的手掌
抓著觀測塔護欄做引體向上。「現在數的
不再是動作次數，而是越冬的鶴群。「他
指向遠處潮汐電站旁的蘆葦蕩，上萬只鴴
鷸正隨潮水起舞。曾經被圍墾的灘涂，如
今通過「彈性濕地」工程恢復生態節律，
他設計的「智慧閘門」正在精准模擬自然
潮湧。

漫步在弶港風光漁互補基地，曉林
如數家珍：「每台風電機間距500米，恰
好形成鳥類遷徙走廊。"葉片下的鹼蓬如
火如荼，基塘裡斑尾塍鷸低頭覓食。這種
綠電+生態模式，讓鹽城海上風電裝機容
量突破千萬千瓦，同時保育著全球過半的
勺嘴鷸種群。經過濕地淨化區時，他舀起
一捧水：「比咱們學校鏡湖還清，能看見
中華鱘背鰭了。」

在大豐港廢棄鹽田，曉林展示了更
驚人的蛻變。退化的鹽鹼地變成候鳥食
堂，智能監測系統正追蹤每只環志麋鹿的
蹤跡。「就像單槓的動靜結合，鹽田也有
雙重生命。」他調出生態大屏，顯示濕地
碳匯量較十年前增長230%。更奇妙的是
用舊漁船改造的「漂浮觀鳥站」，船體纏
繞著海蓬子，成了招潮蟹的移動家園。

晚霞中的黃海濕地，白色風車矩陣
與粉色鹽蒿地毯交相輝映。曉林啟動無人
機巡檢系統：「每轉一圈葉片產生18度綠
電，同時守護0.5平方公裡濕地。」他輕
撫觀測站的鎂鋁合金支架，「像不像單槓
防滑涂層？既抗鹽霧腐蝕又呵護生態。」
這個比喻令我頓悟——他始終用工程思維
解構自然，正如當年用物理公式解析單槓
動力學。

夜幕降臨，我們坐在觀測站頂平
台。遠處城市天際線閃爍著七成綠電供能
的霓虹。「十年前化工車在校門口排長
隊，現在通勤都是氫能巴士。」曉林攤開
手掌，這些年操作儀器磨出的繭子，與當
年單槓磨出的位置重合如一。晚風送來鹽
蒿的咸香，恍惚又是那個他在單槓上定格
倒立瞬間的黃昏。

臨別時曉林送我罐沙蠶養殖場的
有機海鹽。「比物理實驗室的NaCl純粹
吧？」他依舊惜字如金，但眼底跳動的光
芒，與當年完成單槓高難度動作時別無二
致。灘涂上每叢蘆葦都像他掌心的紋路，
記錄著從銀白鹽晶到翠綠濕地的嬗變。當
晨霧漫過風機矩陣，百余米葉片劃開曙
色，宛如無數個曉林在天地間舒展雙臂，
將整個鹽城托向可持續的未來。

在這片陸海交響的土地上，單槓青
年的力學執著已升華為人與自然的共生智
慧。從體操器械到生態工程，從力量之美
到平衡之道，鹽城正以東方濕地的千年智
慧，回答著人類文明的永恆命題——當我
們以謙卑之心聆聽潮汐的教誨，大地終將
回報以最和諧的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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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鄉村那條花路
徐成龍

我從老家的房子走出，太陽已經西
墜，霞光給村莊蒙上了一層金色。走過兩幢
新蓋的樓房，我循著稻禾的清香向野外走
去，來到一條兩旁開滿野花的鄉間水泥路。
路邊的花草向著路面延伸，我怕踩壞了它
們，放慢腳步向前走，任它們輕輕擦過褲
腳。

這條水泥路不寬，剛好夠兩個人側身
讓過，是前兩年村裡修農田配套小路時順帶
鋪好的。以前，這兒是一條老田埂。遇到下
雨天，一腳下去全是爛泥，走都走不穩，一
步一滑。現在不一樣了，平整的路面留著白
日太陽曬過的暖意，路兩邊密密麻麻長滿了
硫華菊，橙紅、橙黃交織成一片，就像有人
扯了一整匹鮮亮的錦緞，順著水泥路鋪展開
來，一直延伸到遠方。

我俯身摸了摸路邊的硫華菊，花瓣薄
而干爽，手指一碰，便有幾片花瓣輕輕落在
掌心裡。

我慢慢地繼續往前走，路邊的花草有
齊腰高，一朵朵橙黃色的花朵朝著落日方向
仰著，花瓣被白日的陽光烘得略帶干爽，邊
緣帶著一點清淺的脆意。風一吹，整片花兒
輕輕搖晃，細碎的花瓣落在腳上，沾著淡淡
的花草清香。我忍不住伸出手，手指從花穗
上輕輕掠過，花粉沾在指腹，帶著一點陽光
曬過的澀意；我俯下身子，湊近一朵野花，
鼻尖幾乎碰到花心，聞到了隱隱約約的清苦
香氣。這些野花名副其實，一點也不嬌貴，
不用專人澆水打理，幾場雨水過後，就熱熱
鬧鬧地長了滿滿一路。平日裡沒人特意摘回

去插花，也少有游客專門跑來拍照打卡，它
們就這般自在肆意地盛放，把原本單調普通
的田間小路，變成了鄉野間最好看的一條花
廊。

水泥路左邊是鄉親們的住房，有高有
矮，錯落有致。右邊是一大片稻田，稻禾已
經長得繁茂，綠得濃郁透亮，像是能滴出水
來。陣陣清風從稻田間吹過來，裹著新禾獨
有的清新氣息，拂在臉上，比城裡空調吹出
的冷風更讓人覺得舒爽。

年少不更事，我喜歡蹲在田埂上玩，
一玩就是好長時間，在路旁采擷著狗尾巴
花，捕捉著躲在草叢中的青蛙，追逐著飛翔
於空中五彩斑斕的蝴蝶……哪怕摔了一跤，
摔破了褲子也沒有關系。有時候還會伸出手
去觸摸路邊的小草，把它們含入口中，品
嘗一下味道是怎麼樣，很開心地享受著這一
切。

如今，這片稻田還在，只是村邊田畈
旁那些低矮的土坯房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
一排排嶄新的三層小樓。米黃色的牆面，明
淨的藍玻璃窗，晴天裡被陽光照得閃閃發
亮，格外好看。這些都是村子裡近幾年建造
的新房，坐北朝南，專門等著在外打拼的人
們，逢年過節回家團聚。

以前，總聽人說故鄉變了，變得讓人
快要認不出來了。站在這條開滿鮮花的水泥
路上，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家鄉的變化真
是天翻地覆，路寬了，房子高了，生活豐富
多彩了。

年輕時，我總一心想著離開家鄉，去

往高樓林立的大城市闖蕩。走了很遠的路，
看過很多風景，回頭一看才懂得，我心心念
念眷戀的，不是遠處的風光，而是這片故土
的安穩踏實。就像路邊的野花，不管有沒有
人駐足欣賞，都顧自開得熱烈爛漫；就像田
裡的稻谷，順著四時節氣慢慢生長，到時節
就抽穗，到時日就灌漿結實，從容又安穩，
從不慌張。

水泥路的兩側被野花簇擁，宛如一條
名副其實的花路。我沿著花路走到一半，停
下腳步回頭眺望。筆直的花路順著田畈向前
延伸，一頭連著飄散著裊裊炊煙的村莊，一
頭連著廣闊無垠的翠綠稻浪。碧空如洗，飄
著幾朵棉絮般的白雲，顯得空曠遼闊。不遠
處，一列高壓電塔高聳入雲，靜靜矗立在暮
色裡，幾條電線橫跨在高壓電塔之間，閃閃
發亮。偶爾有村民騎著電動車路過，車籃裡
裝著剛從菜園采摘的新鮮蔬菜。車輪輕輕碾
過斑駁的花影，帶起一路細碎的光斑，像撒
了一地的碎金。我停下腳步，低頭看褲腳上
沾著的花瓣和草籽，伸手輕輕拍了拍，手指
染上了花草的芬芳。

夕陽漸漸向著西邊天際沉落，我踩著
溫柔的花影慢慢往家走，衣襟沾了兩片橙黃
的花瓣。我抬手想拂去，卻又舍不得，便由
它們貼著衣襟，像別著一枚故鄉小小的徽
章。

晚風依舊輕輕吹拂，裹挾著稻禾的清
香與花香。我心裡忽然明白，這就是人間最
安穩美好的日子：舊路開出新花，新屋藏著
暖意，往後每一步，都是溫柔晴好。

巷中拾秋
賈炳梅

白露那天下了一場小雨，斷斷續續，
持續了兩日。雨停後，太陽又一如既往地懸
在空中。走在巷道裡，抬頭眯眼，陽光落在
臉上，感覺與以往很不一樣。沒有了灼熱
感，像是脾氣不好的人，突然莫名其妙地溫
柔一笑，讓我有一瞬間的錯愕，無法確信。

停車場一側，那棵將身子探出圍牆的
石榴樹，垂掛的一顆顆石榴已然露出半個高
原紅。因了那兩日細雨的滋潤，一個個顯得
水靈靈的，在陽光下泛起爍爍的亮光。順著
圍牆跟，晾著一溜帶著枝葉的毛豆枝干，綠
黃相見的葉子下面，一串串黃褐的毛豆莢緊
抿著嘴。

「爺爺，這些毛豆為什麼要放在這
裡？」

「讓它們曬太陽啊。曬干了，就可以
給你炒豆豆吃了。」

圍牆盡頭，一個老人坐在小馬扎上，
一手拿著一把毛豆枝干，一手摘著葉子，回
頭對坐在三輪車上的孫子笑著解釋。說完，
順勢將那一把摘去葉子的豆莢枝干重新靠在
牆根。

小男孩便咯咯笑起來，像是已經吃到
炒的豆豆一樣開心。路過他們身旁的我，忍

不住也嘴角上揚了。
秋意被那一溜毛豆枝干，從遠處的田

野帶到了小巷，也帶到了人家門前那棵銀杏
樹上。我看見銀杏枝干上，前幾天還青綠著
的密密麻麻的銀杏果，仿佛一夜間全被涂上
銀黃色。

道旁那溜閒置菜地裡，李子樹下那簇
長了好多年的蜀葵枯枝，早就被人清理了。
空出來的地裡被種了幾行長春花。那些花苗
長到三四寸高時，我才認出來。這會看過
去，嫩綠的幼苗似乎又長高了一些，明顯比
雜草更整齊壯實。

纏在道旁茂盛構樹上的牽牛花，將紫
色的花朵探出叢叢濃綠，高高擎起，幾乎要
伸到人的眼前了。

忍不住湊上前，輕輕嗅了嗅它的清
香。滿心歡喜湧上心頭，不知那年在他鄉遇
見的那簇牽牛花，此刻是否也盈盈綻放？是
否也有故人為它駐足？

人家門前那棵桂花樹越發的枝繁葉
茂。墨綠葉梗處，已有密密麻麻嫩黃的小花
苞，要不了幾天，它們也會花滿枝頭，將沁
人心脾的花香送給每一個路人吧。它旁邊那
棵女貞樹，墨綠泛光的枝葉間，一串串青綠
色的米粒大小的女貞果，像是被陽光罩上的
一層薄霧，透著朦朧的銀亮，悄悄地卯足勁
繼續長大。

轉彎石壩上的老核桃樹，和陽光一起
晃得我眼花。那棵樹今年果子最繁，幾乎每
個枝條上都是。

讓我驚異的是，那些掛滿核桃的枝條
卻並沒有被壓彎，滿樹的綠核桃多半竟變成
了黑色，像是自然風干了。地上總會有跌落
的帶著黑皮的小核桃，昨天路過時，我還
用腳輕輕踩了一顆，殼裂開，裡面竟空空如
也。

此刻，一位大嫂拿了長長竹竿，正昂
頭敲打著核桃枝條。應聲掉落下來的帶皮核
桃，有的啪地摔開，滾出干淨的核桃來，有
的像樹葉飄落到地面上，無聲無息。蹲在地
上撿拾的大娘，嘴裡嘟囔著：「今年核桃瞎

（ha)了。長瓤時不下雨，都干透了。下兩
天雨，青皮又壞了。」

想起今年夏天，雨少得吝嗇。那幾個
月裡，太陽幾乎天天懸著，連地裡的菜都蔫
了葉子。這棵老核桃樹大概也是這樣，扎在
石壩下的土裡，根夠不著水，結的果子看著
飽滿，裡頭卻是沒有東西。秋天來了，那些
果子，多半是空的，難怪那些枝條並沒有被
累累果實壓彎。

看了一眼大娘撿拾到籃子裡的核桃，
有的帶著青皮，有的是已脫去青皮的干淨核
桃，明顯又大又圓。路面上灑滿了黑色干癟
的小核桃，還有破碎的果皮和枯枝，踩上去
像漿糊似的。

繞過它們，繞過正在樹下撿秋的大
娘，抬頭望一眼壩上的老核桃樹，我笑著
想，它是該歇歇了。

道旁灌木叢前，幾簇狗尾草，也結滿
了種子。有的高高昂著頭，有的垂著。想必
它們也和那棵老核桃樹一樣，有的種子會被
一陣秋風帶到遠方去，有的也只能和枝干一
起干枯。

我停下來，看了看那些半綠半黃的毛
絨絨的狗尾巴草，忽然想，這些種子看著輕
盈，可它們真的輕嗎？結在干了一整個夏天
的土地裡，那點細細的絨毛，夠不夠托住
它們飛過這一季的干旱？是不是也有許多種
子，因為太沉了，最終沒能飛起來，只是落
在旁邊的土裡，或者被風一吹便散了架？

狗尾巴草不會想這些吧。它們只管站
著，悄悄結它們的籽，剩下的事，交給風，
交給時間。

石榴紅了，銀杏黃了，桂花快開了，
核桃卻空了，狗尾巴草就要熟了。秋就是這
樣，一邊把東西給你，一邊又悄悄收回一
些。

走在巷子裡的人，說不清是收獲得
多，還是失去得多。只是走著走著，抬頭的
時候覺得陽光溫柔了，低頭的時候看見地上
多了幾片落葉，便知道，秋天已經站在身邊
了。而我，只需彎一彎腰。


